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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境中的神的話語


王 東 先生
(國際神學研究院研究員)
敘事神學追隨沒有信仰成分的「日常語言學派」的哲學假設，不能深入探討宗教現象的生成原因， 從而喪失了詮釋神的話語的力量，正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走到了窮途末路。然而，它帶給我們一個新的思考，就是如何在現實語境[1]中領受神的話語？
聖經是由文本記載的神的話語，其有別于其他文本文件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有聖經原文的語境；又同時具有啟示的語境。當這樣一種合成語境（本文簡稱為聖經語境）定義領受者的概念系統 時，必然和領受者的現實語境發生衝突並要對其進行解構和重建。具體到漢語語境，同樣面對著拒絕與接受的張力。作為中國信徒，一方面要存開放的心進入神的恩典，接受神經語境的解構；另一方面，又要依靠聖靈光照，在漢語語境中提升我們對于真理的理解。其中，傳道和譯經扮演了從聖經語境轉化到漢語語境的中介角色。最終，在漢語語境中理解神的話語的本色化實踐，將會升華成為聖經語境的一部分。 
在基督教信仰層面，除了先知傳統、特別啟示（個人特殊經歷），最廣泛被接受認可的神的話語就是聖經。假如我們認為聖經作為純文本文件，則它就可能給與不同的領受者以不同的概念定義，甚至即使聖經作者本人也說不上話。雖然表面上避免了人為的權威現象，卻從根本上帶來瞭解經的不確定性，消滅了追求準確理解神的話語的動力。更可怕的是，這種相對性同時剝奪了聖經的權威，使神的話語的超越性被文本文件固有的僵化性淹沒了。所以，作為基督徒信仰之本的聖經，是一個特殊的文本文件，記載了神在希伯來民族中救贖作為，特別是透過耶穌基督的出生、被釘及死而復活將神的救贖啟示恩澤萬民。 我們且注意這句話：「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2]這是說作為真正的作者------神本身並不認為聖經原文的語境，即希伯來文、希臘文的語境是足夠的；因此，雖然神使用了猶太人來寫作，使用了聖經原文來表達信息；但是神依然將啟示的語境加了進來，使聖經不再是一個死 的文本，而是一個活的文本。理解這點對下面的討論很重要。 
這裏，當我們談論啟示的語境時，我們需要注意到：
1. 這是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語境。
2. 我們無法定義這種語境，但我們仍然被這種語境所定義。
3. 啟示的語境具有突破的能量。因為它是從上至下而來，攜帶著超越性的能量，可以突破任何橫向平行的現實語境的攔阻，進入到任何一種語境裏面去。這種將兩下合二為一的能量效應就是啟示語境的超越性；而拆毀了中間隔斷的墻[3]，在現實語境中說話就是它的臨在性。
4. 啟示的語境不被時間、空間限制，當然不受文化傳統的定規。
5. 聖靈並不是一次性給出一個啟示 的語境，然後任其在現實語境中凝固；而是隨著領受者可接受的層次，不斷在 他 的現實語境中賜予啟示的光照，提升他的理解力。正是因為啟示語境被聖靈不斷地給與，所以具有活的力量。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啟示語境與原文語境結合在一起時便成為活的話語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當聖經語境進入到現實語境時，同樣遭遇到現實語境的抵抗，在這一點上似乎與其他文本文件無异。然而，聖經語境卻獨有解構功能------即把固有觀念徹底破碎，並重新賦予意義。這樣，聖經對現實語境的賦意過程就是對現實語境的解構。那麼，聖經語境的解構功能是如何發生的呢？
首先，比較聖經以外的其他文本文件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如下的現象：
1. 儘管文本與現實語境可能有差异，比如地理、文化、思維觀念等造成的差异，然而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橫向平行的，即有著人類話語的共通性；這種共通性表現在感情的共鳴，邏輯的認同，人性的相似性表達。
2. 即使是縱向的歷史文本，也因著歷史的延續、傳統的繼承、道德倫理的共識，有著縱向的共通性。
3. 這種基于人類經驗、感受的橫向、縱向共通性構成了一個人類歷史、人文和人性的本質性平面。外來語境在這個平面裏的賦意，儘管有著與固有理解力的衝突和緊張，但因著人類本質的共通性，不會導致本質的解構，即導致一方的破碎和死亡。所以，其結果通常表現為接受、融合或拒絕。
然而，聖經中蘊含的啟示語境與人類本身的任何語境都截然不同。它所承載的耶穌救贖信息一反人類一切的理性常規；它所展現的超越時空的場景超越人類一切的理解力。人類的一切經驗、智慧、邏輯和任何可以誇口的東西在這樣一種語境中找不到立足點，也就是說，人類不可能從自己裏面找到與這種語境的共通！而且，因著這樣一種語境對時間的超越性，甚至連時間也在會通轉化起不了作用。可見，聖經語境與現實語境的張力從一開始就是無法協調的！這樣，當聖經語境進入現實語境的時候只有兩種結果，[4]一是固有觀念消極抵抗，心蒙油脂、充耳不聞、硬著項頸[5]逃避、忽略真理的信息；另一種結果是，聖經語境把固有觀念徹底解構、完全破碎，再賜其一顆新心，重建殿宇[6]，使它成為新造。這裏，我們特別注意到，在聖經語境對現實語境的賦意過程中，解構和重建是不可分割的。 因為聖靈的能力並不僅僅具有炸彈般摧毀的威力；還具有重建的功能------「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7]而且，這個重建的與被拆毀的沒有關聯；重建也絕不在被拆毀的廢墟之上------「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8]就這樣，神的話語將我們重生[9]並新造，而這種重生並新造徹底地將我們的生命提升，超越了人類共通性見識和觀念。 
作為基督徒而言，我們的觀念更新是隨著聖經獨有的、活活潑潑的話語力量，不斷被給予的。我們長存一顆謙卑受教的心，向聖靈敞開，就會不斷地在聖經語境中被建造，不斷得光照、生命被賦予新的意義，好得以明白神向我們所懷的美好旨意。
和所有信徒一樣，中國基督徒也「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10]這句話在此處的應用就是，應當竭力在聖經語境中明白真理。但同時，這並不是說，在漢語語境裏不能進入真理層面。我們不能回避的一個事實是，中國信徒必須先要在漢語語境中進入真理。因為聖經真理進入中國信徒不可避免的困難是，原文語境與漢語語境的差距，以及啟示語境與漢語語境的疏離。如何在漢語語境中理解神的話語不僅是語言學所探討的問題，更是迫切的教牧需要。 
口傳與布道
這是福音最初的傳播方式。當福音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傳播的時候，沒有原文語境的障礙；而聖靈以爆炸性的能力，透過神跡奇事和使徒們口傳布道、身體力行的見證，將真理的啟示澆灌在猶太人心中，破碎他們對彌賽亞的錯誤期盼，直接將他們領到耶穌的面前。雖然今天的環境與使徒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口傳布道的方式仍然是聖經語境進入現實語境的突破口。當然，這裏存在著口傳敘事的準確性問題和布道者本人私意解經的風險性。但是，因著聖靈在啟示語境中的豐富賜予和整全保守，福音還是這樣傳開了。
聖經翻譯和注釋
神特別默示聖經留給我們，是為要將他的話語設立成信徒能所依賴的終極權威；為此，聖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當聖經語境進入現實語境時所遇到的抵抗也是極其頑強的，這是因為現實語境從不平行（平衡）的結構中感受到了要被解構的威脅。對于漢語語境而言，這種抵抗更是呈現出多樣性，這根源于漢語語境有著博大精深的文化傳承和強烈的內在消化能力：不僅表現在漢唐文明的兼容並蓄，也表現在對于外來語境（比如佛教）的會通轉化。我們說，對于兩個平行的語境而言，強勢對弱勢的理解、吸收和排斥都是較易實現的；而漢語語境作為強勢從來沒有被外來語境吞滅或解構。然而，當漢語語境面對聖經語境時，不僅遭遇了平行關係中的希伯來語境、希臘語境，而且還有從未接觸過的、從上而下的、具有突破性動能的啟示語境，這使二者之間的張力呈現了多元化。[11]
這時，聖經翻譯扮演了一個將聖經語境轉化為漢語語境的中介文本。
著名聖經翻譯家尤金奈達曾有一句名言：「任何原文翻譯的問題都可以用目標語言解決。」儘管我們不能評論其他的目標語言，但以中文的豐富和結構的強勢仍然有許多無法解決的翻譯問題。比如，我們無法用希伯來語境的複數主語加單數謂語表達三位一體的概念；我們無法將希臘語境的Logos 準確地重現出來。所以，只好在漢語語境之中尋找答案。比如《和合本》約翰福音翻的「太初有道」就是從漢語語境中尋找的、對Logos 的理解。這種翻法滿足了「雅」和「達」，卻失掉了「信」，只好用注釋來解決。對聖經的翻譯盡可能地忠實原文，又兼顧「雅」和「達」及對聖經的注釋過程，是對中國聖經學者的挑戰，更是用漢語語境正確理解聖經語境至關重要的第一步。這項工作不僅要求文字詮釋的水平，更要仰望神的恩典，向啟示我們的靈敞開，以致進入並理解啟示的語境，這才是真正的突破。
另一方面，像其他語境一樣，漢語語境也有自己要處理的獨特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理解並實踐[12]真理的啟示時，我們會在漢語語境中遇到獨特的問題。比如通過傳統倫理與聖經倫理的比較，如何才能作為一個理解真理的接觸點；同時，又不會將聖經真理限制在倫理層面？敘事神學帶給我們的啟發是，我們只有注意語境的賦意功能，才能真正做好將聖經語境準確地轉化到漢語語境去理解神的話語。在這個意義上，傳道和譯經的過程就是在聖靈帶領下的語境轉換過程；而漢語神學的建設性任務就是在忠于聖經語境前提下的本色化實踐------這種本色化本身並不是獨立的，它最終會形成了聖經語境的一部分，提升人類面對神話語的理解力，正如英語語境在理解聖經中所起的作用一樣。
在本文中，我們看見聖經是記載神的話語，有別于其他文本文件的特殊文本：它既有聖經原文的語境；又同時具有啟示的語境。當聖經語境定義領受者的概念系統時，必然和領受者的現實語境發生衝突並要對其進行解構和重建。具體到我們漢語語境，同樣面對著拒絕與接受的張力。作為中國信徒，一方面要存開放的心進入神的恩典，接受神經語境的解構；另一方面，又要依靠聖靈光照，在漢語語境中提升我們對于真理的理解。其中，傳道和譯經扮演了從聖經語境轉化到漢語語境的中介角色。最終，在漢語語境中理解神的話語的本色化實踐，將會升華成為聖經語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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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中對現實語境作了廣義定義，指的是領受者所處的文化語言、傳統環境形成的固有概念體系。它包括漢語語境，英語語境等。 
[2] 提後3：16 
[3] 參弗2：14 
[4] 至于有沒有可能被現有語境所兼容並蓄？因為啟示語境的突破性能量，與現實語境的防禦工事不在一個能量級，對後者是完全超越。故這種可能性不成立。然而，這在漢語神學的討論中是個好的課題。 
[5] 參賽6：9、10，太13：15 
[6] 參約2：19 
[7] 結11：19 
[8] 林後5：17 
[9] 參約3：3 
[10] 來6：1 
[11] 我們可以從福音在華傳播史中瞭解這種多元化的對抗，本文不在此討論。 
[12] 實踐是真正理解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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